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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女性主义的技术审视：批判、建构及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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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态女性主义是一种从生态的角度来理解女性的人文思潮，它基于女性的自觉和本能，聚焦机器

技术、军事技术和生育技术三个方面批判现代技术的资本主义父权属性。生态女性主义立足生态和生

存进行技术建构，提倡以“生存生产”为内涵的技术经济模式、以“生态民主”为目标的技术政治理念， 最

终推动以“妇女友好”为主旨的技术文化实践。生态女性主义认为，理想的技术不仅是生态均衡的，也

是性别均衡的，其最终指向是以妇女解放为前提的全人类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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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echnical Survey on Eco‑feminism: Criticism, Construction, and Ideals

Chen Duowen, Wu Junjie

(Institute of Sci‑Tech Philosophy,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Liaoning, Shenyang 110819, China)
Abstract： Eco‑feminism is a humanistic ideology to understand women from an ecological perspective. Based on women's 
self‑consciousness and instinct， it criticizes the capitalist patriarchal nature of modern technology from three aspects： 
machine technology， military technology as well as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It constructs technology based on ecology and 
survival， advocates the technical economic model with "survival production" as its connotation and the tech‑political 
concept with “ecological democracy” as its goal， and finally promotes the tech‑cultural practice with “women‑friendliness” 
as its theme. Eco‑feminism believes that the ideal technology should be not only ecologically balanced， but also 
gender‑balanced， which ultimately points towards the emancipation of all mankind premised on women's lib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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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起于 20 世纪下半叶生态危机之中的生

态女性主义，是一种从生态的角度来理解女性

的人文思潮，它基于女性与自然的相似性和同

理性，着眼于人类整体的可持续生存。生态女

性主义认为，现代生态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

父权制。生态女性主义旗帜鲜明地反对以压迫

自然（女性）和剥削自然（女性）为特征的资本主

义父权文化，明确提出人类只有将解放自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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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女性结合起来才能走出生态困境的理论设

想。作为一种学术理论，生态女性主义彰显了

自然和女性有机结合的生态智慧。陈昌曙认

为，当今生态危机的根源之一是技术，技术“虽

未必是造成生态和环境问题的祸首，却常会被

认为是直接执行者而被列入被告席”[1]。生态

女性主义也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技术并进行反

思，从而为技术哲学的当代发展注入了性别元

素和女性内涵。

一、资本与父权：生态女性主义的技术批判

指向

生态女性主义基于女性崇尚和平、孕育生

命、抚养后代的自觉和本能，对现代技术的批判

主要集中在彰显侵占、控制、改变等资本意向的

机器技术、军事技术和生育技术三个方面，并最

终指向技术使用背后隐藏的资本主义父权制，

认为这种暴力本质的父权制才是自然和妇女受

到不平等对待的根源。“正是这种暴力的本性导

致了（男）人们通过科学技术无节制地开发利用

自然，残暴冷酷地对待女性的身体和劳动，贪婪

无 情 地 对 第 三 世 界 国 家 发 动 战 争 和 殖 民

侵略。”[2](P199)

（（一一））机器技术机器技术：：资本主义男性掠夺自然的资本主义男性掠夺自然的

工具工具

工业革命揭开了人类机器时代的序幕，也

开启了资本主义男性对大自然侵略和掠夺的征

途。他们在资本逻辑的推动下，以各式各样的

劳动机器为工具大举向大自然进军，不断地开

山劈石、填河修路，在大自然母体上建构起一个

个物质王国。借助机器技术，资本主义男性实

现了掠夺自然的野心，大自然的五脏六腑被一

一掏出，只是为了研究自然；一片一片的原始森

林被砍伐，只是为了获取生产资料；一座一座高

山被推平、一条一条河流被填平，只是为了获取

生活用地和生产用地；一根一根的管道植入自

然母亲的身体，只是为了攫取生产资源……在

生态女性主义看来，“机械主义使自然实际上死

亡了，把自然变成可从外部操纵的、惰性的存

在”[3]。究其原因，就是诞生于资本主义社会的

现代科学技术的“内在原则是暴力和强迫”[4]，

所提倡的还原思维方法不断“摧毁着自然的有

机过程、内在节律和再生能力”。在机器技术的

协助下，资本主义“习惯于无视女性的劳动，并

无止境地对其加以剥削”[5](P11)，在剥削自然的同

时也加深了对女性的剥削，女性被迫割裂了与

自然世界的血肉关联，离开自然投身到机器大

生产中，成为劳动生产的一个零件。生态女性

主义由此认为，在资本主义的大背景下，机器技

术从根本上“敌视着女性、生命以及自然”[5](P46)，

在冷冰冰却寓意着权力的机器技术面前，女性

特征甚至消失不见，“现代机器就是精密的微电

子装置，它们无处可见却又无处不在”，“我们的

机器惟妙惟肖到令人不安，而我们自己却麻木

呆滞到令人窒息”[6](P151)。

（（二二））军事技术军事技术：：资本主义男性主宰世界的资本主义男性主宰世界的

武器武器

现代军事技术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军事机

器。在机器刚刚兴起的资本主义时代，机器技

术就沿着两条主要线索不断分化并逐步强化：

一是化身为劳动机器盘剥自然；二是化身为军

事机器掠夺同类。技术哲学家芒福德把劳动机

器和军事机器比喻为孪生兄弟，劳动机器使得

人类劳动统一化、整齐化、规模化、力量化，资本

主义男性正是借用劳动机器侵占自然，“劳动机

器的孪生兄弟——战争机器，又制造出各种破

坏、灭绝以及自我毁灭，且轮回不绝”[7](P239)。“在

大多数社会中，剩余价值的最大开销还用于军

备开支：军队粮饷、武装，以及这架军事机器的

整体运作。”[7](P241)军事机器一旦被资本所裹挟，

就沦为了资本主义男性的帮凶。资本主义男性

拿起“圣剑”勇往无前、越战越勇，女性只能以

“圣杯”为盾、节节败退，最终退隐到幕后并禁锢

于家庭和庭院之中。生态女性主义认为，“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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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一步军事化会导致针对女性的暴力增

长。”[8]除此之外，军事技术还严重污染环境并

破坏地球生态，这对全人类而言是一场浩劫。

“西方生态女性主义运动从一开始就与和平主

义运动、反军国主义运动紧密结合。”[9]面对军

事技术，生态女性主义最真切的呼声是，“与其

把钱花在研发和购买破坏性武器上，还不如切

实 地 改 善 环 境 和 提 高 妇 女 儿 童 的 身 心

健康”[2](P239)。

（（三三））生育技术生育技术：：资本主义男性剥削女性身资本主义男性剥削女性身

体的工具体的工具

在资本主义父权制下，技术服务于征服自

然、剥削他人的目的。近些年，生育技术突飞猛

进。生态女性主义认为，生育技术“进一步占领

新的空间，这些新空间实际上是妇女、动物和植

物的内部空间”[2](P221)，资本主义父权制“在意的

是在女性身上的技术试验，或者是驾驭这些技

术”[10]。生育技术成为资本主义父权制侵害女

性身体和生命的新形式，并因其隐蔽性强而不

易被察觉。随着“性转变为基因工程和生殖技

术”[6](P165)，生育在一定程度上被异化为一种手

段或者一种技能。玛丽亚  ⋅ 密斯认为，“男性至

上思想充斥着新生殖技术和基因工程的一切层

面。”[11]( P186)准备生育的女性就如同雌性动物，任

凭一些冷冰冰的新生育技术在她们身体上测试

或使用。在生态女性主义看来，女性孕育生命、

分娩婴儿的一系列创造能力正在被一一分解

为工业生产的具体步骤，导致在某种程度上生

命创造的神秘性和神圣性丧失。如，在生育技

术的辅助下，医生、护士等医疗系统的从业人

员把新生命变成了医疗生产流水线上的一个个

“产品”。在父权制下，女性沦为了“男性主体的

客体”，生殖技术则进一步把女性变为“可以

被分离、检查、重组、出售、租用或干脆抛弃的

对象”[2](P205)。由此，母亲与胎儿之间的天然共

生关系可能被切断，母亲和胎儿的情感关联也

被异化，“就这样，女性存在的完整性支离破

碎了”[11](P186)。

二、生存与生态：生态女性主义的技术建构

在技术批判的基础上，生态女性主义立足

生存和生态，结合广阔的社会视野进行系统的

技术建构，提倡以“生存生产”为内涵的技术经

济模式，强调以“生态民主”为目标的技术政治

理念，最终推动以“妇女友好”为主旨的技术文

化实践。

（（一一））以以““生存生产生存生产””为内涵的技术经济模式为内涵的技术经济模式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生命

生产”有两个内涵：一是“通过劳动而生产自己

的 生 命 ”；二 是“ 通 过 生 育 而 生 产 他 人 的 生

命”[12](P160)。生态女性主义吸收了马克思的这种

思想，尤其是最先提出“生存观”的生态女性主

义学者玛丽亚  ⋅ 密斯，她认为生存观不仅事关

经济，也事关社会、文化和历史等所有人类活动

领域，因为离开了生存，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无从

谈起，所以，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类最基本

的需求，而不是为了赚钱。自给自足的自然经

济形态曾经长期存在，其发展虽然缓慢，但能使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商品

经济形态下的生产不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基本

需求，而是为了更多地获利。为了追求超额利

润，资本家甚至绞尽脑汁地创造出名目繁多的

虚假需求，生产出更多可以获利的产品。

“生存生产”概念的提出，不是倡导对自然

经济的简单回归，而是为了修正资本主义父权

制下商品生产的资本特性。生存生产凸显人类

的基本需求，重扬自然生产的安全性和生态性，

同时保留商品生产的多样性和舒适性。生存生

产是所有耗费在创造、再创造和维持直接生命

上的劳动 [2](P212)，是生命的直接生产和再生产，

围绕生命的可持续性而展开，因此，也可以称之

为“生命生产”[2](P224)，“生命生产必须与资本生

产相分离”[5](P21)。

（（二二））以以““生态民主生态民主””为目标的技术政治理念为目标的技术政治理念

随着女性的觉醒和女性力量的崛起，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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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越发意识到女性受歧视、受压迫并不

只是简单的群体问题，更是社会问题；不仅是经

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由此，生态女性主义在

探讨资本主义民主的基础上，提出了“生态民

主”的建构主张。与生态地球相对应的生态民

主，打破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壁垒，也消解了民

族与民族之间的界限。生态民主是针对人类整

个生态系统而言，其践行者是生态公民，生态公

民除了承担并履行传统的政治责任和经济责任

之外，还必须承担并履行生态责任。生态民主

强调生态本性，计算生态成本，特别关注生态平

等。生态民主不仅要求人与人之间平等，还要

求人与自然之间平等。人与自然早已经建立了

紧密的共生关联，当前的人类要克服资本的内

在压迫性和剥削感，在修正技术的基础上重建

人与自然的有机共生。为了实现人与人乃至人

与自然的平等，生态民主要求重新评估自然的

内在价值和女性的价值，承认并尊重生物的多

样性和价值的多样性。在生态民主概念基础

上，范达娜  ⋅ 席瓦进一步提出了“地球民主”的崭

新概念，以此来取代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民主概

念。在她看来，地球民主表达“人与自然优先于

商品和利润”的诉求，是一种“生命民主”，强调生

存权对地球上一切生命的优先性和内在性，凸显

了生命的重要性和平等性，不仅能切实保护自然

多样性，也能切实保护文化多样性[13]。总而言

之，生态女性主义反对任何建立在统治他者和压

迫他者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父权制，号召“建立

一种以生命为中心的生存经济和将人与自然置

于优先地位的地球民主，建设一个基于平等、分

享和合作关系的多样性世界”[2](P199)。

（（三三））以以““妇女友好妇女友好””为主旨的技术文化实践为主旨的技术文化实践

在工业革命以来的技术时代，女性不仅

是“环境退化的最大受害者，也是拯救环境的

未来希望之所在”[14]。一方面，女性是生态问

题的最大受害者，这是因为自然世界本就是

“女性的世界”[7](P152)，女性早就与自然界建立

了亲密的关联，并与其一起成为了生态共同

体。另一方面，女性是生态问题的最大拯救

者，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男性通过机器、军事

等技术力量不断破坏自然、危害人类的时候，

女性却一直默默承担着清洁责任和养育责

任。生态女性主义已经意识到，不管是生存

生产的技术经济模式还是生态民主的技术政

治理念，都离不开一个消解了压迫和控制的

文化语境。所以，在面对凸显资本主义男性

气质并且来势汹涌的现代技术之时，生态女

性主义既没有设想抛弃所有的现代技术，也

没有设想女性放弃对家庭的责任，更没有设

想退回到工业革命爆发之前的社会，而是积

极在解构的基础上建构——解构的是现代技

术的资本主义男性气质和父权特质，建构的

是能够实现性别平等的技术结构和能够推动

性别平衡的技术标准。当代女性要敢于抗衡

现代技术内含的性别歧视，勇于抛弃男性气

质的技术并取之以女性气质的技术 [15]，善于

帮助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后代竭尽全力除掉洗

衣机和吸尘器的性别指向 [16]，也就是要推动

一种“妇女友好”的技术文化实践。有了生态

均衡的技术文化基础，人类才有望合理地构

建以生态为中心和内涵的技术文化，加深并

优化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有机关联，最

终 诗 意 地 栖 居 在 循 环 往 复 的 生 态 系 统

之中 [17]。

三、生态均衡与性别均衡：生态女性主义的

技术理想

“生态女性主义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不仅

将人们的注意力成功转移到性别上，而且，转向

了 人 类 传 统 标 准 思 维 方 式 这 一 病 态 现 象

上。”[18](P708)在生态女性主义看来，理想的技术不

仅是生态均衡的——它追求物种与物种之间的

动态平衡，也是性别平衡的——它除了要展示

男性气质，也要展示女性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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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技术技术是生态均衡的技术是生态均衡的技术，，指向生态系指向生态系

统的完整和有机统的完整和有机

生态危机是导致生态女性主义从女性主

义母体中孕育并迅速成长的直接诱因，生态

危机可能会导致包括人类在内的生态系统的

整体崩溃。在生态女性主义眼中的技术，首

先是能够维持生态平衡的技术。其一，它能

够维持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使得每一个物种

都能在与其他物种的联系中稳定生长。其

二，它能够维护生态系统的有机性，使得每一

个物种都能随着外界环境的变化进行自我组

织和自我调节。在系统整理生态女性主义与

其他女性主义流派的关系基础上，凯伦  ⋅ 沃伦

提出了女性与自然生态之间十个紧密联系，

即“历史性、经验性、概念性、宗教性、文学性、

政治性、伦理性、认识论性、方法性以及理论

性”[19]。在芒福德看来，自然世界本就是女性

的世界，是女性的精神家园和自然根基，女性

的角色透过想象进入其他领域，先后承担了

捏制陶罐、涤染织物、体绘、文身、花瓣熏香等

任 务 ，也 为 男 性 营 造 着 精 神 家 园 和 自 然

根基 [7](P152)。

21 世纪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是生态承载

问题 [18](P701)，基于性别的敏感性和细微性，女性

更加关注生态问题，这不仅是因为女性是生态

恶化的直接受害者，更是因为她们的母亲角色。

相比男性而言，女性更加关注人类的可持续发

展和子孙后代的健康，更加关注空气、水、食物

与家庭成员健康之间的关系。女性的本质融合

了创造性、多样性和整体性等特征，寓意着一个

神圣的生命统一体。生态女性主义所提倡和支

持的技术内涵指向创造性、多样性和整体性，最

终要有利于维护生态系统的有机性和整体性。

生态女性主义认为，自然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其有机性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自我繁殖能力，

即自然系统的各个部分都能够实现物种的繁衍

和生殖，这是确保自然存在的基本条件；二是自

我组织能力，即自然系统的各部分能够井然有

序、各司其职、相互依存，这是确保自然进化的

基本条件；三是自我调整能力，即在面对外界干

扰和威胁时，自然系统的各部分能够分工合作，

并及时消解不利于系统稳定的外在因素。

（（二二））技术是性别均衡的技术技术是性别均衡的技术，，指向男女之指向男女之

间的阴阳调和间的阴阳调和

生态女性主义认为，以机器技术为代表的

现代技术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男性文化的象征，

彰显着理性、冰冷和控制的精神气质，这是一种

被钢筋水泥打造出来的男性文化，内含着性别

关系的隐喻，指向男性的性别隐喻是人类社会，

而指向女性的性别隐喻则是自然；代表着人类

社会的男性使用技术的目的就是揭开自然的奥

秘，从而使自然服务于人类社会、自然规律为人

类所利用、自然资源为人类所操纵。在现代技

术征服自然的过程中，男性居于积极的统治地

位，女性和自然居于消极的从属地位。在这场

由现代技术发动的资本主义男性与自然之间的

较量中，生态女性主义始终关注的基本事实就

是女性是生态环境问题的最大受害者。

理安  ⋅ 艾斯勒从性别文化的视角将人类技

术一分为二：“剑”的男性技术和“圣杯”的女性

技术。所谓“剑”的男性技术，就是“实施毁灭和

统治的男性化暴力技术”；所谓“圣杯”的女性技

术，就是“谋求维持和改善生活的技术”[20]。其

中，“剑”的男性技术隐喻男性生殖器官，其“凸

显”和“刚硬”寓意暴力、抢占和权力；其“圣杯”

的女性技术隐喻女性生殖器官，“内敛”和“包

容”寓意启迪、孕育和给予。白馥兰将女性技术

界定为日常家庭生活中的技术实践活动 [21]，并

进一步论证了女性在技术发展史中的重要地

位，是源于女性在人类繁衍、家务劳动、纺织生

产、房屋布局等方面作出的重要贡献。生态女

性主义认为，女性即使不是技术的主要发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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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制造者，也是技术的主要使用者；忽略了女性

情感、女性价值和女性诉求的技术越是强大，对

人类整体而言就越是危险，尤其是工业革命以

来，建立在凸显资本主义男性气质的单一技术

基础之上的社会必然是畸形的、失衡的。理想

的技术应该具有阴阳调和的自然本性，只有融

入了女性情感、女性价值和女性诉求的技术，才

是性别均衡的技术。性别均衡的技术才能真正

有助于解放女性，从而有助于实现社会公平和

社会正义。

四、结语：人类解放和技术发展中不可忽略

的女性力量

马克思曾经指出，“人对自然的关系直接就

是人对人的关系”，而“人对人的直接的、自然的、

必然的关系是男人对妇女的关系”[22]。所以，解

放自然实际上就是解放人，即把人从被压迫被

剥削的地位中解放出来。在马克思看来，解放

绝不是思想活动，而是“一种历史活动”，解放就

是要通过重新塑造“历史的关系” 来实现 [12](P154)。

恩格斯认为，即便是现代大工业给妇女提供了

参与社会生产的机会，资本社会的现代家庭依

旧是“建立在公开的或隐蔽的妇女的家务奴隶

制之上”，“在家庭中，丈夫是资产者，妻子则相

当于无产阶级”，因此，“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

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视野中

去”[23](P85)。在解放女性和解放人类的逻辑关系

上，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女性压迫是阶级压

迫的特殊表现，人类解放首当其冲的就是要解

放女性。不管是在哪个年代，从数量上来看，女

性都是一个占据人口近半数的庞大社会群体；

从功能上来看，女性承担人口再生产的孕育任

务和养育职责。没有女性的解放，就谈不上无

产阶级的解放，自然也就谈不上全人类的解放。

所以，毫不夸张地说，解放女性既是全人类解放

的前提条件之一，也是全人类解放的基本力量。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肯定女性被压迫的情形客观

存在的基础上，将女性解放置于更为宽广的社

会体制革命的视野下加以审视。“现代大工业不

仅容许大量的妇女劳动，而且是真正要求这样

的劳动，并且它还力求把私人的家务劳动逐渐

溶化在公共的事业中。”[23]( P179)“妇女的解放，只

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

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功夫的时候，才有

可能。”[23](P178‑179)

生态女性主义无疑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妇

女的解放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业，它与自然的

解放、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与一切‘他者’的解放

是连在一起的。”[2](P75)站在哲学的高度上，生态

女性主义使用历史分析法和逻辑分析法系统论

述了女性与人类、性别与社会的血肉联系，且试

图说明一个事实：女性是不可忽略的一部分，要

想实现人类解放，势必先要实现女性的解放。

由此，解放女性和解放自然、解放女性和解放人

类都取得了逻辑上的一致。理想的技术，不仅

是妇女解放的天然尺度——能够真正实现男性

与女性的公正平等，而且是人类解放的天然尺

度——每个人最终都能够实现自由全面地发

展。女性的解放，关键是女性身体在物质层面

的解放，即女性身体不再是传宗接代的工具，女

性的生育意愿只能源于其自身对生命的渴望和

发自内心的母爱，而不是屈服于父权制的命令；

女性身体不再是家务劳动的载体，可以像男性

一样到外面世界去干事创业。

建立在资本主义父权制基础上的机器文明

造就了“荒谬发展观”，因为其丧失了“女性准

则、保护准则和生态准则”[24]。“随着技术研究与

开发的文化意识的生态化重建，女性价值观念

必然在现代技术建构中产生越来越大的影

响”[25]，女性价值会逐渐被男性同伴认可，女性

会同男性并驾齐驱，共同致力于推动人类文明

的整体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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